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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2年4月13日　上午10:30 – 中午12:30

地點：� 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6樓惠卿劇院

出席：� 張小虹教授、毛尖、陳子善教授、章詒和、林沛理、黃子平教授、�

� 廖偉棠、張煒、焦桐、閻連科、鄭愁予教授、楊揚教授

主持：� 鄭培凱教授

紀錄：� 張家希、林海妮、黃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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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田萌生的綠意──
城市文學節2012開幕暨座談會

主持：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可以藉著文學節這

個機會濟濟一堂，多位名家將會跟大家

交流，談談他們寫作的經驗。城市文學獎

分為四個部分，小說，散文、詩歌跟文化

評論。所以我們今天請來的名家也有小

說家、詩人、散文家和文化評論家。我們

希望文學獎可以提高港澳地區青年對寫

作的興趣。我非常感謝今年支持這個活

動的恒生銀行，還有香港藝術發展局跟

澳門基金會。

張小虹：

我覺得文化評論家先天要有一個條件，

就是要有一身反骨，所以我上來就是要

唱反調。「嚮往自然」，當初我看到這個

題目時馬上想到張愛玲。張愛玲喜歡講

一句話：「在我還沒看到大海之前，其實

我先看到大海的圖畫。」也就是說，我們

透過文字、圖像看到自然。其實我還沒

有來到香港之前已經透過大量的圖像跟

文字在認識香港。自然到底有多自然？

在我們介紹自然的時候，已經有幾百年

幾千年的文字跟影像的累積，然後我們

透過這些東西看自然。同時我覺得「嚮往」這兩個字也很有趣。就是說

如果你身在此山中，大概你不會嚮往此山。「嚮往」二字，本身就代表一

種脫離，一種對這個樂園的失落而又想回到原初的一個狀態。這四個

字，很貼切的說明了我身為現代人，永遠沒有辦法接觸到自然，永遠在

嚮往的狀態裡。 

鄭培凱

張小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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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

我經常跑到外面去玩，也是以嚮往自然

的名義去玩。但是我去到沒法上網的地

方就想回家。沒能上網，就像跟這個世界

失去連繫一樣，覺得自己好像被遺忘。 

「嚮往自然」究竟是一個怎樣的自然？對

我來說也很迷茫。比如我帶小孩到外面

玩，他看到玻璃會用手去弄。所以我和孩

子對自然的看法已經很不一樣。而關於

甚麼是自然，可能也是一個需要思考的

問題。是不是山水就是自然？或者一個沒

有高科技的世界就是自然？我覺得廿一世紀，有一個新的自然。

陳子善：

我們都生活在都市裡面，這是很大的一

個問題。我在農村裡生活過一段時間，

還是覺得這未必就是自然。有一樣事令

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夕陽西下時，拿著

鋤頭到稻田裡，看著夕陽甚麼時候沉下

去，這個時候這種感覺⋯⋯在上海看不

到夕陽，因為高樓太多，就會想到如果再

到農村去就好。這就是在城市裡嚮往農

村，在農村裡嚮往城市。在農村裡就等於

自然，根本是胡說八道。每個人心目中也

有一個自然。我也有屬於自己的自然，只

是這個心中的自然，到現在還沒有找到。

章詒和：

我講兩點。我現在發現自然界也不自然，人也不自然。舉一個最簡單的例

子，就比如說我們黨和國家開重要會議，前排就座的人老板著臉，我覺

得他們都不太自然。他們和西方政要有

一個鮮明的對比，就是說人的自然狀態

是甚麼，你要真實的表達出來。這個在大

陸已經有六十多年了，所以我覺得作為一

個自然本真的狀態，真實的狀態，把它們

表達出來，可能比嚮往一座山、一條河、

看夕陽看大海，對於大陸人來講更為重

要。

我常常覺得在大陸我失去了很多，其中

最重要的是失去了自我，這是非常悲哀

的。所以在臺灣和香港講課，我常常都會

落淚，然後人們都很奇怪，說章詒和一上去就先落淚，為甚麼呢？就是

我覺得你們自然和自由，在大陸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希望每個人要先珍

惜你的內心生活，珍惜你的最真實的一面，不要變成像前排就座的臉孔

（笑）。反正大陸最高權力要重新洗牌，我希望下一屆九個常委能在前

排就座時更自然一些，讓老百姓覺得親切，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我要講的第二點是關於大自然。前不久去了不丹，對我來講是顛覆性

的。因為不丹並不富有，但是那裡的人好快樂。不丹的地方很豐富，但

是不丹不開放。不丹的水力資源挺好，因為有珠穆朗瑪峰。然後你就開

始想，他們很快樂，是不是非要富裕，人才能快樂呢？還有他們過著很

原始的生活，就煮煮煮然後把橄欖油放在鹽巴飯，那是不是講原始的

東西就非常落後？還有傳統和現代是不是一對死結，還有究竟高科技給

人類帶來了甚麼？我們連繫得空前密切，手機、電腦甚麼的，但我們的

心隔得很遠。但是在不丹都沒有。還有就是不丹沒有很專業的藝術家，

所有的人都是藝術家，家裡街上舞台寺廟，他們隨時隨地可以唱可以跳

可以玩，國王四點鐘下班，然後四門大開，任何人都可以到王宮去看。

我在想，徹底的高速度開放是不是全都好？我到不丹之前本來就有失眠

症，這些就讓我想到很多：我們到底向前走了多少；我們往前走的時候

到底失去了甚麼，失去了最多的是自然，這個自然是包括大自然，也包

括人類本身。謝謝。

章貽和
毛尖

陳子善



第一章 城市文學節2012�開幕暨座談會

16 17

心田萌生的綠意

林沛理：

城市大學是香港唯一一間在購物中心裡

的大學（笑）。那麼經常用自然作主題，

會否反映城市大學或鄭培凱教授的一種

焦慮，覺得城市大學好像跟大自然割離

了？我記得中文大學跟大自然的距離很

近，就很少提到跟大自然的關係；香港

大學是另一間在城市裡的大學，則以跟

大自然沒有關係為榮。這是很有趣的現

象。

其實我覺得城市人其中一個原罪，就是跟mother nature關係好像越來

越疏離。剛才毛尖也提過，其實對現代人來說，真正的大自然是甚麼？

其實就是互聯網。如果你將大自然和互聯網比較，有很多共通地方。互

聯網包羅萬有，要找甚麼也可以。它提供一切你需要的東西，跟大自然

真的很像。其實現代人每天都在做一些很不自然的事，例如拿著iPhone

不停按，例如拿著iPad不停上Facebook，吃一碗牛腩麵也要放上網，諸

如此類。其實這些在未有互聯網之前，未有iPhone之前，全都很不自然，

但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種很自然的行為。所謂自然有一個second nature

概念，自然其實是習性而非天性。我覺得現在香港整個社會發展的趨

勢就是，城市人跟城市的關係建立在否定跟自然的關係上，而整個現代

科技發展由最初逃避自然，即escape from nature，到了現在甚至取代自

然。整個科技發展，iPhone，iPad，internet，就是令我們覺得不需要大自

然，反而到了一個地步當我們真正到了大自然的環境裡，覺得非常不自

然。這可以說是一個相常弔詭的情況。我們跟自然最密切的是時候，就

是有大型天災時──海嘯、颱風⋯⋯那個時候我覺得就是大自然開腔，

跟我們說話，然後我們就會有很多領悟和啟示，覺得人類文明如何發達

科技如何發達，都要對大自然存有敬畏。就是說，現代人類跟大自然的

關係，只有在一個很極端的情況之下，甚至在一個危險的情況下，才會

意識到大自然的存在。這些都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黃子平：

「嚮往自然」這種作文題目，是我小時候

最喜歡的一種題目。小學老師愛出「我的

理想」、「我的將來」等題目。通常我都寫

得很好，貼堂。我想說的是，這個題目很

多很多很多年前孔夫子就出過，他對學生

說：「各言其志。」大家說說「我的理想」。

大弟子子路是最勇敢的人，第一個舉手

說：「我呀，要進入政治局當常委，甚麼

南海東海北海，全都在我控制範圍。」孔

老師面無表情。第二個發言的是冉有，他

是一個生意人，發現大師兄吹的太大了，目標訂得小一點，就說：「我呀，

要到南方一個島上發展地產，賺很多很多錢，蓋很多很多房，然後永遠

不撤資。」孔老師還是面無表情。然後輪到曾晳說：「我的理想就是復活

節放假的時候，天氣暖和了，到沙灘去衝浪，跟幾個好朋友一起。」孔老

師就微笑說：「你的嚮往就是我的嚮往。」所以這個作文A+！ 

提到「自然」這個詞，其實不是儒家提出的。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

法道，道發自然」，修辭上叫作「聯珠」，一個一個發過來。「聯珠」這種修

辭是一種很陰險的修辭是吧？因為它這種共同的語法結構把不同的命

題串在一起。「人發地，地發天」，地和天都是可以看見的；到了自然，自

然是看不見的，它沒法「發」。所以「自然」這個東西在道家思想裡，是

一個哲學。它不是不做事情，只是無為和無不為，就是說，它做了事情

讓你覺得沒做事情，這叫自然。

廖偉棠：

黃子平教授講得太精采了。我收到這個題目的時候覺得它貌似容易，其

實很難，肯定費盡心思都想不出怎麼寫一篇好的文章。近來我看到的詩

文，往往從技巧上看很不自然。寫作的一種毛病，就是想炫技，想要讓

評判看看自己有多厲害多牛逼。大家都很矯飾，在修辭上又用盡各種華

麗的修辭來描寫對自然的嚮往⋯⋯這是相當大的一個悖論。所以我今

黃子平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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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想談的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談自然，

就是從寫作的角度談自然。我要談兩點，

第一是寫作的取材。我想到了司空圖的

《二十四詩品》，不是有一品是自然嗎？

它第一句是「俯拾即是，不取諸鄰」。就是

說，在你身邊的就是你寫作的素材，學

習的對象。這跟我們年輕人奉行的理念

很不一樣。年輕時寫作，喜歡「生活在別

處」：只有在別處的東西，別處人所追求

的，才是最牛逼的，才是寫出來最輝煌

的。若寫現在上班下班，擠地鐵生活，那

算是甚麼文學？但司空圖說從你身邊所發生的東西取材，那才是真正

的自然。他這種風格，到了現代詩歌裡，得到了繼承。如美國詩人Gary 

Snyder，他本身是一個嬉皮，是個垮掉的一代，過著狂放生活。但他後

來變成了一個自然生態作家，他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住在森林裡，自己

砍柴伐木，自給自足，然後他的寫作全是捍衛另一種美國精神，一種大

自然的價值。他有一首詩我特別喜歡，是寫他教他兒子做木工。他說，

他拿著斧頭敲東西時，他就想到這個斧頭本來是用木頭做的。就像陸機

《文賦》裡的一句話：「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有時候我們寫作老是

會選一些很遙遠的東西，沒想到身邊就有很多抒發對象。

剛才章詒和女士提到「人要自然」這一點。寫詩寫文，先要做好人。「自

然人」是甚麼？就是「自然而然」，我覺得這個詞對於寫作很重要。「自

然而然」，可以理解為「你自己是甚麼樣，你就怎麼樣」。要珍惜和面對

你本來的性格，你的稟性、風格，而不是說現在流行村上春樹，我也來

讀村上春樹。

張煒：

前幾年我來香港，有幸跟培凱、隆溪教授去看東山，留下很深的印象。

後來西貢、南丫島我都去過。香港山水之美，讓人驚嘆。這讓我想到，香

港人很幸福，他們擁有這麼好的山水，香港的寫作人可以更好的寫一下

香港的大自然。香港的文學，寫城市生活

的還是偏多，也寫得更好。說到我個人

的閱讀史，我發覺我接觸大作家，他們寫

大自然部分特別多，作品的空間感很大。

我一直覺得人的心理空間與地理空間大

致有關係，人經常到大自然那邊去，個人

跟大自然有磨擦，有感悟，這樣可以影

響到你心裡空間，在表達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會有所不同。這樣到了二十世紀之

後，空間感就差了，心理空間拓展，變得

曲折，變成寫現代人的變異，異化現象，

這是拓展也很好。但是，就沒有了文學的

空間感。怎樣寫都好，作品要很誠懇，就是好的文學，很真實的感情，會

非常好。

焦桐：

我生活在城市裡面，大概從小到大都關

在一個框框裡面，都在辦公室，搭公車，

搭地鐵，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裡面，難免就

會嚮往自然。我想談一段大學剛畢業的

愛情故事，因為它跟嚮往自然有一點關

係。我一見鍾情愛上了我的學妹，想追求

她。有天晚上，我找不到話題，就說天上

的星星好亮，她說我幾年前在玉山山頂

上看到的星星有一種壓迫感。我想，她

那麼喜歡爬山，我一定要認真爬山，有一天才有機會接近她。第二天我

就跑到中華山岳協會、臺北山岳協會去報名，看見一群歐巴桑，我說我

來報名，他們說百岳你爬過幾座？我問百岳是甚麼，那時候我對山一點

概念都沒有。那你爬過郊山嗎？我說郊山在哪裡。郊山就是像陽明山、

觀音山這種山啊。我說我沒有去過。他們說你沒有資格跟我們去。一個

大男人被一群歐巴桑如此的拒絕。我立即搭公車，到臺北的山岳學會，

廖偉棠 張煒

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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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問我百岳爬過幾座，同樣的問題，這次我有經驗了，我就吹牛，說爬

過幾十座。可以，你可以跟我們去爬。於是我們在禮拜五的晚上出發，

坐在一輛卡車裡面，我完全無法睡覺。沒有床我怎樣睡覺？我沒法這樣

在大自然裡面。到了登山口，他們開始爬，說四十分鐘就會登頂。我因

為沒有運動的習慣，又很怕死，背包裝滿各種食物，所以五分鐘後我就

扒在草地上喘氣，完全走不動。後來他們一直走，走到第十分鐘我就掉

隊了，真是有一種「千山我獨行」的感覺。那時我邊走邊問，為甚麼我不

在家睡覺？為甚麼在這裡受難？但是因為想追求女孩子的決心非常堅

定，所以我繼續練習。我每天花最少兩小時做各種運動。我還去報名參

加玉山九岳十一峰行山團，要在山上十一天。我打電話給學妹，我問我

們一起去好嗎？我心裡想，在山上照顧十天，那總應該有一點機會吧。

她答應了。於是我每天更加認真練習。我用單腳跳，每天跳上跳下，背

著背包，練習平衡力，又每天慢跑兩個小時，非常認真。可是我在出發前

一天的晚上，在單腳跳樓梯的時候，藝高人膽大，跳下來時在兩階跟三

階之間有一點猶疑的時候摔下來了，粉身碎骨。我打電話給她，我說明

天不能去，她不相信，以為我在耍她。那是我們最後一次通電話了。可

是玉山變成了我一種永遠不能完成的夢想。目前為止我爬過的百岳有

二十幾座，可是玉山我一直沒有上去過。但是大自然變成了一種啟迪。

有一位美術家在當大學教授時，聽見外面有鳥的啼叫聲，便走到牠旁邊

聽，他好像頓悟了一樣，忽然醒過來，匆匆忙忙跑回去，跟同學們說對

不起，我跟春天有一個約會，從此不再教

書了。他跟春天的約會，就是跟大自然的

約會，跟生命裡某一些很值得珍惜、值得

我們把握的一些機緣約會。

閻連科：

今天發生了兩件事情，都非常值得回味。

第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大，又非常非常小，

就是朝鮮火箭試驗失敗了。全世界都在

幸災樂禍，但朝鮮人正在哭泣，痛哭流

涕。這件事當然非常大，關於全世界的未閻連科

鄭愁予

來，但是它也非常的小，過幾天、半個月之後，我們就不再去談它。過了

明年我們會忘記它。放在歷史的長河中，隨著時間的消逝，會被我們忘

記。就像內地的孩子，如果不去學，就會認為毛澤東非常的遙遠，不知

道他是誰。確實已經有很多孩子不知道他是誰。另一件事情非常小，又

非常大，就是今天我們討論的這個自然。在歷史長河中，這事今天會討

論下去，明天會討論下去，我們還會一輩子討論下去，這個討論會被記

錄下來，或者融進整個人類記憶的長河，繼續討論下去。但是那個火箭

丟掉就丟掉了，我們就不需要去記住它。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誰擁有自然，我們到底有沒有自然。確實我們之所以要

討論自然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它。我覺得三種人可以擁有自然。第一種人

是特別擁有權力的人，另一種是特別有錢的人，第三是特別窮的人。窮

的老百姓，他們能擁有自然，但不能把大自然抱在懷裡，反而是大自然

把他們抱在懷裡。我想這是非常不賴的事情。但今天出現了一個處境，

就是這三種人都不能擁有大自然了。特別是有權有錢的也不能擁有自

然，和我們一樣的處境。

鄭愁予： 

我想由最早的詩來講嚮往自然。人類是

出於自然的一種動物，在大自然中發展

文明，建立領導中心，利用自然的各種景

象，產生偉大力量。所以與大自然的關係

是二分一。這個人民的精神可以詩為證，

《卿雲歌》說：「卿雲爛兮，　縵縵兮。日

月光華，旦復旦兮。」卿雲是陽光照在雲反

射的光，非常美麗。爛兮當然就是燦爛

了。　縵縵兮，表示當時已經有了文明，

縵縵是形容雲的美。日月光華，我們都知

道日月，抬頭就看到它們，光華照耀世界，百花齊發。

對現在人來說，有錢的人，可以有機會親近自然，到峇里島渡假，然而

心中不免想起城市的煩憂。坐郵輪可以看海，海平線環繞著，純粹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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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但永遠會停在繁華都市的碼頭。所以自然不僅是奢侈，還是一個夢

境。

現在年輕人在電視機前面，玩的game多半是打架，和機器人對戰，完

全沒有自然的背景。年輕人都坐在辦公室裡，已經離開了自然；教學系

統也有問題，沒有機會讓他們多接觸自然。我說的自然不是寫作的自

然，是大自然。我想起了一首詩，是王維送友人歸南山的《送別》：「下

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

時。」這是嚮往自然的最好例子。謝謝各位。

楊揚：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生活中不自然的東

西。實際上人類世界非常複雜，當處於大

自然，就會嚮往不自然的東西；當不自然

的東西太多，又會嚮往自然的東西，循環

不息。

對嚮往自然喊得最響的往往都是城裡

人，所以我想這也是一個基本的規則。一

個農民，或者是在農村住宿比較長的人，

大概不會呼喊嚮往自然。嚮往自然其實

是一個現代主題，或者是一個現代人的精神面貌。我們研究文學的人，

大概都也會有這種感受，就是有所謂城市病，或者寫作症。傳統的作

家，像李白杜甫，他們心理比較健康，但現代很多作家，特別是當代的

作家，基本上都是「病人」，是懷著一顆病態的心，去書寫自己的精神。

我經常跟身邊人的說，你要到長江去，要到西藏去，你會感覺到自然山

水對人心的塑造。去了以後，你會覺得人有一種超越性，不會給現在的

困頓，給現代化的東西抑縮。

在西藏時，我有非常深刻的經歷。大家都覺得西藏景色美，但是到西藏

也有一個問題：你會發現衞生條件確是一個問題，到西藏令你最忍受不

了的，就是廁所。一個農民不會把廁所擺在小說裡，因為田野便是他的

廁所。在城市裡面習慣了，自然而然，跑到房間裡去找廁所；鄉村裡的自

然，就是跑到樹林裡上廁。我們這些人受到教化，所以想找一個乾淨的

廁所。在西藏時，我發現了一個乾淨的廁所，是江澤民用過的，我想江

澤民用過的廁所，肯定乾淨，拼命往裡面跑，其實這個廁所跟其他廁所

一模一樣，我乾脆跑到樹林裡去了。

所以城市人的自然，跟西藏草原的自然是兩碼子事。我帶眼睛到處看，

帶著一個嘴，到處品嚐這個世界，我說我們現代人的智慧，跟古代人是

不同的，所以我嚮往古代的自然，那是一個充份開放的自然。今天這個

自然，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東西？我想只有在尋找的過程當中，每個人

才能有所收獲，重要的還是尋找的過程。

楊揚


